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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建构研究

王一冰

摘  要  以内容分析法解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框架以及所建构的中国留学生

媒介形象。研究发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往往将中国留学生塑造为中俄文明交流的数字原住民、中

俄教育合作的受益者以及西方政治打压的受害者。这种形象建构虽有利于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全球话

语体系，但会导致中国留学生的形象被固化，从而陷入认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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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蓝皮书（2023—2024）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内地留学人员累计超过 800 万人，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一直以来，中国留学生都是民

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重要主体。在跨文化交流和国

际传播的过程中，相较于没有留学经验的人员 ，中

国留学生依靠其多元的文化背景能够以外国观众更

好接受的方式对中国故事进行二次编码，从而减少

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与此同时 ，中

国留学生成为海外受众认知和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

重要渠道，也成为海外媒体对华传播所要关注的重

点对象。

1  研究设计

在样本选取方面 ，本文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

文网站（以下简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

国留学生”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编码，探索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框架及其建构的中

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故本研究共提出两个研究问

题：

RQ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的中国留学生的

报道框架是什么样的？

RQ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

留学生的媒介形象？

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确定以下类目 ：报道体

裁、报道对象、报道情感、报道话语、报道框架（表

１）。研究者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搜索含有“中国

留学生”的相关报道并利用 Python 采集了全部 894

条数据。此后，经人工筛选将剩余 492 条数据样本

导入 DiVoMiner 软件进行编码。

表1  类目表

类目 具体内容

报道体裁
1.消息；2.通讯；3.新闻采访；4.评论；
5.其他

报道对象
1.在俄留学生；2.在发达国家留学生；3.在发
展中国家留学生

报道情感 1.乐；2.好；3.怒；4.哀；5.惧；6.恶；7.惊

报道话语 1.宏大叙事；2.微观叙事

报道框架
1.教育合作框架；2.政治化框架；3.文化交流
框架；4.社会生活框架；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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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框架叠加下中国留学生的多元媒介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

生的报道框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

多元叠加的媒介框架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主要塑

造了三种中国留学生媒介形象。

2.1  促进中俄文明交流的数字原住民

中国留学生是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互

鉴的使者。据编码发现，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所报

道的关于在俄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新闻中，包含“好”

和“乐”的积极情感词汇的报道占据总量的 80% 以

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把“文化交流框架”与“社

会生活框架”相结合并赋予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将

中国在俄留学生塑造为中俄文化交流的中介形象。

如《留学俄罗斯的小伙伴带你体验俄味新年》报道

中，在俄的中国留学生将中国过年文化与俄罗斯风

情相结合，使得中俄文化在新年的这一刻交织交融。

这种文化议题的报道虽无法像社会政治议题报道具

有鲜明的故事起伏，但是报道中蕴含的情感能够打

破中俄文化壁垒实现话语的融通。该俄罗斯媒体对

中国留学生的积极形象塑造拉近了与中国观众之间

的距离，满足中国观众对中国国际大国形象的想象，

消解中国观众的心理防线 ，增强中国观众的身份

认同。

另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从中国留学生个体化

的叙事角度介绍俄罗斯文化，以个体化、生活化表

达映射民族文化之魅。近年来，在俄留学的中国留

学生大多为“Z 世代”的数字原住民，其掌握新媒

体技术并且广泛活跃在社交媒体上。“Z 世代”借助

社交媒体的特性打造出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文化

交流新空间。例如在《用 Vlog 记录我在莫斯科的

留学生活》这一新闻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了

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如何凭借“Vlog”这一

后台行为前置的内容表达形式将在俄中国留学生私

人生活媒介化，满足中国读者对于在俄生活的好奇

心理，通过直观表达传递俄罗斯文化。

2.2  中俄教育合作的受益者

随着中俄两国教育合作愈加密切，中国在俄留

学生则成为中俄教育合作的重要受益者。俄罗斯副

总理塔 季扬娜 • 戈利科娃表示，2024 年在俄罗斯

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为 4.8 万人，比上一学年

增加了 1 万人，俄罗斯逐步成为中国学生首要选择

的留学地点之一。而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的报

道也致力于将在俄中国留学生塑造为中俄教育合作

的受益者。

总的来看，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于在俄中国

留学生的报道中，其将“好”“乐”积极报道情感

结合教育合作框架的报道模式出现的频次最高，占

报道样本总量的 19.47%。这种报道模式一方面与留

学生这一群体的自身特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试图通过这一报道模式吸引中国读者

对俄罗斯教育领域的关注。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

布的《中国在俄留学生增长至 1.35 万人》报道中，

“增长”“欢迎”“伙伴”等带有“好”和“乐”情

感的词汇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中俄两国紧密的教育合

作伙伴关系，增强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留学的心理认

同，激发中国读者前往俄罗斯留学的热情。

2.3  西方政治打压的受害者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在不同国家留学的中国留

学生的媒介形象建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所选择的

报道框架和报道情感也有显著不同。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报道在俄中国留学生时往往采取正面积极的报

道策略，而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

生时往往选择负面情感词汇。根据编码发现，在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所报道的关于在发达国家留学的中

国留学生新闻中，包含“恶”的情感词汇的报道占

据总量的 70% 以上。而此类报道往往关联着政治化、

社会生活框架形成综合叙事体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通过报道中国留学生在西方

国家留学遭遇歧视以及对中国留学生犯罪的事件，

激发中国读者对西方国家的厌弃之情。厌恶的情绪

产生自厌恶的对象，厌弃之情协助划定着自我和他

者边界，而被唾弃的对象就是需要远离的他者。而

媒体可以利用情感词汇在新闻报道中划清自我和他

者的界限，通过具有“反抗”表征的词汇反对他者

对自我的打压和污名。如在《美延续对中国学者打

压政策 中国 500 余名理工科研究生遭拒签》报道

中 ，“骚扰”“打压”“拒签”等表达“恶”的词汇

将美国塑造成侵犯中国留学生利益和需要远离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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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库利说，我们对其他人产生敌意是因为我们所

珍爱的自我受到损害而唤醒了愤怒的情感 [1]。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表达了中国读者对西方发达国家打压

的怨恨情绪，甚至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满足中国读

者对中俄合作关系的想象，这同样是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话语表征。因此 ，在这一建

构的过程中，中方以及俄方成为对抗他者侵犯 ，维

护国家利益的情感联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使用的

合作对抗叙事让中国读者增强对俄罗斯媒体的心理

和叙事认同，降低中国受众对俄罗斯媒体内容的心

理防线。

3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中国留学生的

深层逻辑

通过分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形

象塑造能够进一步挖掘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

中国留学生的深层逻辑。这种“他塑”的过程是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华传播、设置议题的展现。一方

面，对在俄中国留学生的报道能够成为中俄两国观

众达成情感共识的象征符号的载体，促进中俄两国

文化交流。另一方面 ，这种形象的塑造还会将中国

留学生群体困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所建构的认知标

签之中，导致理想模型遮蔽社会现实。

3.1  作为达成社会公意的象征符号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象征符号是

联结普通情感的统一纽带，尽管最初与这些情感对

应的观念之间彼此毫无关联”[2]。在俄罗斯媒体对

华传播报道的过程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塑造的中

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无疑成为中俄受众达成社会公

意的象征符号。无论是通过对中国留学生正向报道

形成文化和积极情感传递还是通过间接报道达成的

情感联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他

塑”都是中俄国际关系在媒体报道上的表征。

具体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了一种情感

拟态环境，将“好、乐、恶、惧、惊、哀、叹”七

种情感融入形象塑造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时，受众

的认知和情感都会受到媒体的中介化作用，形成所

谓的“媒介化情感”。这种情感也是形塑舆论的一

种重要手段。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将积极情感融入中

俄文化交流和教育共享的报道框架，无形之中传递

了一种美好和共赢的情感。相对地，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对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留

学生采取的消极情绪报道框架，也在无形之中激发

出中国受众排斥和怨恨的消极情感。而在这中间，

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文章仅仅是多国舆论博弈以及

俄罗斯媒体塑造有利于俄罗斯对华传播的舆论场的

产物。公意利用象征符号将全世界联系起来。如果

说，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仅仅是作为达成国际社

会公意的象征性符号和表征并被赋予类型特征而存

在时，便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现实中中国留学生的

多样性，从而使得理想和现实发生脱节。

3.2  作为被固化的群体形象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打开了

受众对中国留学生的认识视角，但是同样也限制了

对中国留学生的认识方式。所谓标签化是指“将某

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自发地归为一类事件或一类

人物”[3]。不可否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利用多种

报道框架塑造了中国留学生多元形象、打造了不止

一种标签，但是这些标签类别远远不能涵盖多样鲜

活的中国留学生形象。

正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中

国留学生媒介形象的过程大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宏

观他者视角，而这种视角下塑造的中国留学生形象

往往是一种宏观群体形象，磨灭了中国留学生多元

的个体色彩。此外，中国留学生作为达成社会公意

的象征符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塑”的行为也

更多是为了建构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形象，媒介出于

把关的目的往往也会忽略大量的不利于国家形象建

构的内容。例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将在美西方留

学的中国留学生塑造为无法反抗政治强权的弱者和

受欺辱的对象，其间多少包含一些对美西方国家的

偏见和刻板印象。

总之，服务于俄罗斯对外传播的形象建构一定

程度上导致中国留学生的形象被固化和标签化，即

便相较从前有所突破，也是从一种原有的认知框架

陷入另一种认知框架陷阱中。

3.3  作为争夺世界话语的突破口

萨义德 [4] 认为，帝国主义与媒介文化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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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联系。在后殖民时代 ，帝国主义凭借其强大

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扩张，而以美

国为代表的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在现代传媒等新的

文化形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在“西方中心论”

的全球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媒体强国掌握了全球传

播的话语权，而与此相对的东方则成为被文化霸权

和建构的他者。而早在《东方学》中萨伊德就提出

了“东方”的概念，在国际话语场域之中，只有那

些符合“东方想象”的内容才会进入到国际话语视

野当中，获得国际话语认同。而想要打破这种国际

话语传播的困境，不仅要通过自我表达还需要借助

他者表达 [5]。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在以美西方为主的发达国

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报道占据总报道样本的较大

部分，其中部分报道涉及“反对美国打压中国留学

生”的议题并且引用中国与俄罗斯官员的言论反抗

美西方对中国留学生的污名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的他者表达能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有效互补 ，抵御

污名指控所带来的孤立。

然而，部分报道虽存在反污名化的话语表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在美西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

报道依然没有脱离西方媒体的框架，中国留学生依

然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中受害者的地位。此外，报道

更多的是针对新闻事件的客观陈述，并没有寻求反

向的议题设置。因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

学生的报道虽然有助于重塑中国形象进行反污名化

抗争，但是其效果较为有限。加之 ，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是针对中国观众的新闻媒体，这就导致其在全

球范围内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的色彩更为

不足。

4  总结与讨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中国留学生呈现出多元化

的叙事特点，其结合不同的报道框架和报道情感塑

造出多样的中国留学生的媒介形象。通过对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

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塑造了三种中国留学生的媒

介形象，这也形成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建构中国留

学生媒介形象的三重叙事逻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

际传播局势，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时，突破“说了

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传播局限是目前我国对外

传播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俄罗斯媒体的对外传播实

践能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意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两国关系将迎来新

的历史机遇，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中俄建

交 75 周年的大背景下，中俄媒体也应打造多元互

动交流的环境，促进中俄两国友好合作，深化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

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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